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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看点12

沙燕风筝：
忙趁东风放纸鸢

文/新华社记者 罗 鑫

每逢清明节气，草长莺飞，在公园里、河岸边总有不

少人在放飞风筝。放风筝是一种康复养生之道，古已有

之。史书记载：“放风筝，张口仰视，可以泄热”。人们在踏

青放风筝之时，要动手、腕、肘、臂、腰、腿、足等人体各关

节部位，使全身都能够得到锻炼。如今，偶见女孩们穿上

汉服放风筝，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清明前后，春暖花开，气流上升，和煦的春风里，最适

宜放风筝。中国是风筝的故乡，南方称“鹞”，北方称“鸢”，

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因地域文化不同，中国风筝形成不同

的风格流派。北京风筝已有数百年历史，至清代，北京风

筝形成了独特的京派风格。放风筝成为市民健身、娱乐的

一项传统民俗活动。

扎燕风筝，即北京人俗称的“沙燕”，是北京风筝流派之

一，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的造型

是北京居住的一种燕子演化而成。“沙燕”的头是燕子头的

平面变形，它的眉梢上挑，两眼有神，被赋予人格化的感情，

再加上那对剪刀尾巴，使人看上去就会想到燕子。

燕子来了意味着春天到了。一些人运用中国传统美

学观点，创造性地把拟人的方法运用到风筝上，在保留燕

子形体特征的同时，赋予它人格。将人的精气神注入于风

筝之中，创造出了沙燕风筝。从事了20多年沙燕风筝制作

的北京手艺人杨利平介绍，沙燕风筝家族成员众多，既有

比喻健壮男子的肥燕，也有窈窕淑女的瘦燕，有代表恩爱

夫妻的比翼燕，更有他们的后代，在婴儿、小孩和青年这

三个成长节点，分别以雏燕、小燕、半瘦燕来定格。

做一只沙燕风筝的工序十分考究。“扎”即要达到对

称，左右吃风面积相当，风筝的骨架需要选竹、劈竹、弯、

削、接五个步骤完成，竹子是制作风筝骨架的主要材料。

“糊”要保证全体平整，干净利落，纸或绢为一般传统风筝

的制作材料，着色鲜艳亮丽，更能体现中国风筝的魅力。

“放”即要依据风力调整提线角度。

“手绘风筝短则需要一周时间，长则一个月。有的还

会装上发光管，晚上也能放飞。”杨利平说。

自1986年中国考古学

家在四川广汉发现两个

坑、从中发掘出上千件约

3000年历史的珍贵文物以

来，三星堆遗址一直是个

充满神秘感的存在。

造型夸张独特的青铜

器和金面具，加上至今未

在遗址发现任何文字和模

棱两可的传说，让人们疑

窦丛生。

作为中国长江上游地

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

的先秦遗址，三星堆遗址

是研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文明背景的重要物证，有

助于揭示中华文明的起源

和形成过程。

今年，中国启动了三

星堆遗址史上最大规模的

考古发掘工作，新发现的6

个坑有望进一步揭开这个

神秘文明的面纱。

考古学家最关心的未

解之谜有哪些？为此，记者

近日分别采访了三星堆“祭

祀坑”发掘学术顾问、北京

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

华以及旧金山亚洲艺术博

物馆馆长、美国人文与科学

院院士许杰，请他们分享自

己最想破解的谜团和对此

次发掘的“心愿清单”。

三星堆人为何挖坑？

“根据坑里出土文物

及所发现的遗迹现象和坑

里没有发现葬具及尸骨等

情况我们将其定名为‘祭

祀坑’。”1986年7月31日，

当时主持三星堆遗址一、

二号“祭祀坑”发掘工作的

考古学家陈显丹在发掘日

记中这样写道。从此，“祭

祀坑”成为三星堆研究里

被屡屡提及的一个说法。

然而，三星堆的主人

究竟为何挖坑，至今考古

学家莫衷一是。

器物掩埋的有序性让

人们想到了祭祀。“最底下

是小件，中间是青铜容器

和面具，最上面是象牙，不

像倒垃圾一样的，而是一

个有意的行为。”许杰还提

到，人们发现三星堆文物

在被掩埋以前经过了击打

和焚烧，但可以证明焚烧

没有在坑里进行。

而新发现的 6 个器物

坑带来的证据似乎指向了

别的方向。

“现在看，越来越不像

祭祀。祭祀怎么会把神像

放进去，还把它打坏？祭祀

怎么会埋这么多东西？还

有如果是祭祀，怎么会把

房子烧了，连建筑垃圾也

埋进去了？”孙华告诉新华

社记者，由于祭祀是经常

性的活动，古人一般不太

会埋太多的东西，宰一头

羊、一头猪已经是很大的

祭祀活动了。但三星堆的

坑很不一样，珍贵的黄金

器物、象牙、玉器，被一股

脑儿埋进去，数量庞大。

“如果三星堆器物坑

是祭祀坑的话，三星堆人

这一次祭祀就耗费了整个

族群和国家所掌握的青铜

资源，使他们以后不再能

够使用青铜材质的器物从

事祭祀活动，而这种可能

性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孙

华在此前发表的一篇论文

里这样写道。

孙华期待，本次发掘工

作能够在这一问题上带来

关键线索，主要是能够用来

确定坑的年代的证据。他表

示，如果几个坑属于同一年

代，那么它们就是重大事件

的产物，比如迁都、动乱；反

之则会支持祭祀说，因为祭

祀是连续、重复的过程。

“现场”是什么样子？

许杰最想解开的谜团

是三星堆青铜塑像原来是

如何组合、摆放的。

“考古工作就像破案一

样。破案什么最重要？恢复

现场的原貌最重要。”他表

示，如果能恢复青铜器最初

的空间关系，不仅能够带来

美的享受，而且也能帮助获

得有关三星堆人的宗教和

其他方面的信息。

两位考古学家都期待

此次考古发掘能带来更多

有机质的物品，认为这是

还原三星堆艺术形象全貌

的重要一步。

“我特别关注的就是

有机质的东西。”许杰说，

三星堆造像中有非常重要

的木雕艺术传统，但木头

本身容易朽烂。有证据表

明，三星堆的人头像，原本

应安装在木制的身体上。

例如，青铜人头像，并

不能直接放在平面上，而

前后两面的锐角颈部形态

正与全身大立人的衣领开

口一致，证明它们当初都

安装在其他材质的身体

上，最有可能就是木质身

体。另外，在许杰看来，有

着夸张的眼睛外凸形象的

“纵目面具”，很可能最初

是作为一个构件、安放在

高耸的建筑上。

1986年发掘一号坑和

二号坑的一大遗憾也许就

是未能及时识别和保存有

机质的文物遗存。

“好比我们当时发现

了金杖，但是杖身还在不

在？当时就没有注意。如果

当时能够仔细发掘，或许

能够发现一点点残迹。”孙

华表示，即使是少量的残

渣也能提供有价值的信

息，比如金杖的木质部分

是什么材质。

许杰说，目前正在进

行的发掘工作大大丰富了

三星堆文明研究的资料，

增加了以前没有的种类，

比如木器和纺织品。

“考古学家应该重视

任何的物质遗存，因为它

背后承载了大量信息。考

古的目的就是讲述器物背

后人的故事，只要能提供

任何线索的东西都是有用

的。”他说。

是古蜀国，还是另外

一种文明？

三星堆遗址让人们看

到了一个消失千年的文明，

也改变了人们对古代四川

盆地封闭落后的认识。

很多人相信，三星堆

遗址就是古蜀国的遗迹。

他们指出，三星堆文物上

的鱼、鸟以及夸张的眼睛

外凸形象印证了传说里对

几位古蜀王的描述。

但也有学者对此建议

谨慎。

“急于印证古史记载和

传说的做法有着方法论上

的危险。”许杰指出，后世记

载本身的可靠性存疑。那些

记载并非三星堆文明时期

的文献，而是三星堆以后很

久才写的。急于把后世记载

与考古发现对号入座的做

法是循环论证，在学术上是

不够严谨的。

许杰还表示，三星堆文

明的政体为古蜀国可以作

为一种假说来考虑研究，但

作为定论就局限了重构三

星堆文明原貌的范围。

“在 1986 年两个器物

坑发现以前，无人能够想

象三星堆文明的面貌，尤其

是匪夷所思的青铜造像，那

么三星堆文明的其他方面

为什么不存在超越我们现

有知识范围的可能呢？”许

杰说，“比解谜更重要的是

提出真正有深度的问题。”

事实上，关于战国以前

蜀国的历史几乎全部来自

《华阳国志》，这是三星堆遗

址往后 1000 多年、东晋时

代的著作。而三星堆遗址本

身尚未发现任何文字。

孙华认为三星堆和古

蜀国有关。“三星堆文化和

更晚的巴蜀文化，中间有

一些共通的地方，是古蜀

的不同阶段，但是需要更

多的资料来证明。”

孙华表示，图像资料，

例如人像、神像，如果能与

古蜀国的传说有更多的呼

应，也许可以用于佐证三星

堆和古蜀国之间的关系。

但不论结论如何，孙华

强调三星堆都为认识商周

时期的西南地区提供了宝

贵的资料。“文献里只有几

个字、几句话，这里的古蜀

就是一个符号而已。我们通

过考古得到的信息，相当于

夏商时期，尤其是商代晚期

成都平原的社会、国家的情

况，这远远比文献多得多。”

沙燕风筝中的“雏燕”（受访者提供）

这些才是考古学家最想破解的三星堆谜团
文/《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王 迪

沙燕风筝中的“肥燕”（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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